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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为探究浙江省全域土地综合试点的空间分布格局与影响因素，优化全域土地综合试点布局，基于 2019—

2021 年浙江省全域土地综合整治试点 POI 数据，运用平均最近邻、标准差椭圆、核密度、网格维数法系统分析浙江

省全域土地综合整治试点时空分布特征，并利用地理探测器模型探究其主要影响因素。结果表明：1）浙江省全域

土地综合整治试点整体呈集聚分布状态；集聚过程中连片分布特征呈不断加强趋势，由嘉兴市、衢州市和台州市

“三核心”变化为以嘉兴市、湖州市和绍兴市为核心的连片高密度区；2）浙江省全域土地综合整治试点在空间分布

上概率不等，分形结构复杂，存在局部围绕平原地区集聚情况；重心逐渐由东南向西北迁移，移动幅度逐渐变小；3）
政策文件数、农作物播种面积、人均 GDP、地形起伏度和城镇化率是影响浙江省全域土地综合整治试点空间分布的

主要因素，影响强度依次递减，且影响因子的交互作用大于单因子对试点空间分布的影响。本研究可为浙江省优

化国土空间布局和深化全域土地综合整治政策提供科学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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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aims of this study are to investigate the spatial distribution pattern and influencing factors of 

the test points for comprehensive land consolidation in Zhejiang Province and to optimize the layout of the 

test points for comprehensive land consolidation.  Based on the POI data of comprehensive land 

consolidation test points from 2019 to 2021 in Zhejiang Province， this study comprehensively analyzes the 

spatial distribution characteristics by using the average nearest neighbor index， standard deviation ellipse， 

kernel density and grid dimension method.  The geographical detector model is then used to reveal the 

influencing factors of test points for comprehensive land consolidation in Zhejiang Province.  The resul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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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how that： 1） The test points for comprehensive land consolidation in Zhejiang Province show obvious spatial 

agglomeration characteristics.  In the process of agglomeration， a continuous strengthening trend is 

displayed.  The "three cores" of Jiaxing City， Quzhou City and Taizhou City have changed into a contiguous 

high-density area with Jiaxing City， Huzhou City and Shaoxing City as the core； 2） The test points for 

comprehensive land consolidation have the characteristics of unequal probabilities of spatial distribution and 

complex fractal structure with local clustering around the plains；The center of gravity migrates from south-east 

to north-west with the movement becoming gradually smaller； 3） The number of policy documents， crop 

area， GDP per capita， relief degree of land surface and urbanization rate are the main factors influencing the 

spatial distribution of the test points for comprehensive land consolidation in Zhejiang Province， and the 

intensity of the influence decreases.  The interaction of the factors affecting the test points spatial distribution is 

greater than the effect of a single factor.  In conclusion， this study provides a scientific basis for optimizing the 

spatial layout of land and deepening the policy of comprehensive land consolidation of Zhejiang Province.

Keywords comprehensive land consolidation； test point； spatial distribution； geographical detector； 

Zhejiang Province

近年来，我国工业化进程加快引发了资源环境

压力，国家土地整治工作正经历快速转型的过程［1］。

在乡村振兴和粮食安全战略协同背景下，加快推行

全域土地综合整治新模式，是促进城乡融合的重要

抓手，也是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的重大平台［2］。全

域土地综合整治作为传统土地整治的发展延伸，是

面向全空间、全地类、全要素的综合性整治活动［3］。

2018 年《乡村振兴战略规划（2018—2022 年）》正式

提出“开展土地综合整治示范村镇建设”要求，具体

如下：至 2020 年，基本形成农村土地综合整治制度

体系；至 2022 年形成推广到全国的制度体系［4］。我

国全域整治工作尽管在政策方面得到国家大力支

持，但从当前实践效果来看，仍然存在整治模式趋

同、整治质量不高和整治意愿不足等问题［5］。浙江

省是中国美丽乡村建设的重要开端，也是最早开始

探索全域整治试点的省份。2003 年浙江省提出“千

村示范、万村整治”工程，成为中国农村土地制度创

新的成功范例，并于 2018 年获得联合国最高环境荣

誉“地球卫士奖”［6］。在总结该工程经验基础上，浙

江省于 2018 年率先开启全域土地综合整治试点；

2019 年自然资源部出台《关于开展全域土地综合整

治试点工作的通知》；2021 年正式开启第一批国家

级全域土地综合整治试点，全域土地综合整治试点

工作逐渐步入正轨。目前，我国全域土地综合整治

试点主要有国家级全域土地综合整治试点和省级

全域土地综合整治试点。前者由国家自然资源部

批设，后者由省级自然资源厅批准设立。

国外相关研究很少提及“全域土地综合整治”

的概念，土地综合整治的研究多集中在土地整治理

论体系［7］、模式［8］和效益评价［9］等方面。国内关于全

域土地综合整治的研究起步于近五年，进展迅速。

当前全域土地综合整治研究主要聚焦于 2 个方面：

一方面是从理论层面探讨全域土地综合整治的内

涵［10］、实践思考［11］、模式与路径研究［12-13］等；另一方

面是从实证层面研究全域土地综合整治对乡村振

兴、生态文明建设、双碳目标等新时期国家战略的

影响研究［14-15］，有利于相关战略的进一步实施。目

前，关于全域土地综合整治的研究取得了一些成

果，但仍存在不足之处。全域土地综合整治试点作

为土地整治领域创新，其形成和发展是多种因素综

合作用的结果［16］。现有研究成果主要从微观尺度

探讨全域土地综合整治案例模式、总结思考全域土

地综合整治试点工作，较少从中宏观层面通过全域

土地综合整治试点可视化表达对其空间结构及影

响因素进行系统性探索。浙江省作为我国全域土

地综合整治的重要区域，在土地整治发展和农村现

代化建设全局中具有重要的战略位置，研究其全域

土地综合整治试点的空间特征及其影响因素，对于

优化试点布局、完善要素配置、促进农村农业高质

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因此，本研究拟以 2019—2021 年浙江省全域土

地综合整治试点为研究对象，运用最近邻分析、标

准差椭圆、核密度分析和网格维数法等空间分析模

型探究浙江省全域土地综合整治的空间分布特征，

采用地理探测器识别空间分布的地理因子，以期为

浙江省全域土地综合整治的空间格局优化和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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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提供科学参考。

1　研究方法与数据来源

1. 1　研究方法

首先，本研究通过谷歌地图标记浙江省 539 个

全域土地综合整治试点的经纬度信息，借助 ArcGIS
采用最近邻指数、标准差椭圆分析、核密度分析、网

格维数分析等地理空间分析方法，探讨浙江省全域

土地综合整治试点分布的类型、结构等空间特征；

其次，为进一步识别影响浙江省全域土地综合整治

试点空间分异的驱动因素，借助地理探测器中的因

子探测模块，探究不同的自然、经济社会因素对全

域土地综合整治试点空间分布的影响程度。

1. 1. 1　最近邻指数

最近邻指数（NNR）为点状事物的相互近邻程

度的地理指标［17］。全域土地综合整治试点属于点

状要素，本研究利用该指数探讨全域土地综合整治

试点空间分布类型。其计算公式为：

NNR =
-
r1

rΕ
= 2 D （1）

式中：
-
r1 为实际最近邻距离；

-
rΕ 为理论最近邻距离；

D 为点密度。当 NNR = 1 时，表示点状分布为随机

型；当 NNR > 1 时，表示点状要素趋于均匀分布；当

NNR < 1 时，表示点状要素趋于凝聚分布。

1. 1. 2　标准差椭圆

标准差椭圆是定量分析点要素的空间分布整

体特征的常用方法。由方位角、长轴和短轴的标准

差等三要素构成［18］。方位角反映其分布的主趋势

方向，长轴长度和短轴长度分别表征要素空间分布

在主趋势方向和次趋势方向偏离重心的程度，其计

算公式见参考文献［19］。本研究利用标准差椭圆

探讨全域土地综合整治试点空间分布的重心迁移

方向。

1. 1. 3　核密度分析

核密度（fn ( x)）用于考察研究区域中点密度的

空间变化来研究点的分布特征［20］。本研究利用核

密度分析浙江省全域土地综合整治试点空间分布

密度 ，从而区分各级密度分布区。其计算公式

如下：

fn ( x)= 1
nh ∑

i = 1

n

k ( )x - xi

h
（2）

式中：n 为样本点；k ( )为核函数；宽带 h > 0；x - xi

为估计点 x 到试点样本的距离。

1. 1. 4　网格维数分析

网格维数法主要用于判断整个研究区域内

“点”数据集的多层次空间分布结果［21］。本研究基

于网格维数法对浙江省全域土地综合整治试点的

空间分布几何分形特征进行探究，若其在空间上具

有分形特征，则有：

N ( r ) ∝ r-α （3）
式中：N ( r ) 为试点所占的网格数；r 为覆盖整个研究

区域的网格边长；α 定义为容量维数值；设定网格点

统计个数为 N ij，全域土地综合整治试点个数为 M，

则每个网格能够填充试点数的概率值为：

Pij = N ij /M （4）
根据信息论原理，将浙江省全域土地综合整治

试点空间分布的信息维定义为 I( r )，信息维值变化介

于 0~2［22］。本研究利用该指标分析浙江省全域土

地综合整治试点空间分布均衡程度。其计算公式

如下：

I( r ) = -∑
i

K

∑
i

K

Pij ( r ) lnPij ( r ) （5）

式中：K 为网格的分段数；i，j 分别为行号为 i、列号

为 j的网格。

1. 1. 5　地理探测器

地理探测器是探测地理现象空间分异性及其

驱动因素的有效工具，具有多重共线性免疫、避免

自变量与因变量互为因果等优点［23］。本研究运用

地理探测器中的因子探测模块，判断政策因素、社

会因素等对浙江省全域土地综合整治试点空间分

异的影响强度 q 及其统计显著性。其计算公式

如下：

q = 1 - ∑h

L N h σ 2
h

Nσ 2 = 1 - SSW
SST （6）

式中：N h 和 N 为层 h 和总体单元数；σ 2
h 和 σ 2 为层 h 和

总体的因变量方差；SSW、SST 为因变量的层内方

差之和与总方差之和。

1. 2　数据来源

本研究收集的全域土地综合整治试点信息主要

来源于浙江省自然资源厅和国家自然资源部官网。

浙江省自然资源厅于 2019 年 6 月 6 日和 2020 年 9 月

11 日先后公布的第一批和第二批省级全域土地综

合整治与生态修复试点名单共 497 个。其中：嘉兴

市入选浙江省省级全域土地综合整治试点共 61 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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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量居全省第一；其次是金华市入选省级试点共

60 个，位列第二。国家自然资源部 2021 年公布的国

家级全国全域土地综合整治试点名单共 42 个，宁波

市鄭州区首南街道是浙江省首个部报备案同意的

全域土地综合整治试点。将以上数据整理得到浙

江省全域土地综合整治试点共 539 个。本研究以此

为数据样本，借助谷歌地图提取浙江省 539 个整治

项目的地理坐标，再利用 ArcGIS10. 2 对地图矢量

化，得到浙江省全域土地综合整治试点空间分布

图（图 1）。

2　结果与分析

2. 1　全域土地综合整治试点空间分布类型

通过最近邻指数分析浙江省全域土地综合整治

试点的空间分布模式，结果表明：浙江省全域土地综

合整治的空间分布在第一批省级试点所占比例最高

（48. 23%），其次是第二批省级试点（43. 97%），第三

是国家级试点（7. 8%）；从整体来看，平均最邻近距离
-
r 为 28. 14 km，理想最邻近 rΕ 为 48. 06 km，最邻近指

数 NNR=0. 59<1，P<0. 01，表明浙江省全域土地

综合整治试点的空间分布类型为集聚型。

2. 2　全域土地综合整治试点空间分布集聚特征

基于 ArcGIS 软件运用核密度对 539 个全域土

地综合整治试点进行空间集聚分析，生成浙江省全

域土地综合整治试点的核密度分布格局，结果见

图 2。由图 2（a）可见：浙江省全域土地综合整治试

点空间分布具有明显的集聚特征，整体上形成 2 个

高密集热点区，分别在嘉兴市和湖州市—嘉兴市交

界处；3 个中密度次热点区：衢州市、宁波市和台州

市东南部。此外，不同级别试点存在一定的差异

性。在省级试点空间分布集聚特征上，由图 2（b）可
见：2019 年呈现出以嘉兴市为核心的一个高密度

区，以衢州市、台州市为核心的 2个次高密度区，且连

片现象初现。由图 2（c）可见：2020 年台州市试点集

聚程度下降，而湖州市、宁波市和金华市的集聚程度

上升，但嘉兴市仍是其主要集聚热点区，整体呈现出

以嘉兴市为核心的一个高密度区，以衢州市、湖州

市、金华市和宁波市为核心的 4 个次高密度区，连片

程度上升。在国家级试点空间分布集聚特征上，由

图 2（d）可见：空间分布呈现出以嘉兴市、湖州市和绍

兴市交接区域为核心的高密度区；以衢州市、温州市

为核心的 2个次高密度区，连片程度持续上升。

2. 3　全域土地综合整治试点空间重心迁移方向变

化特征

浙江省全域土地综合整治试点分布标准差椭圆

图见图 3。可见：从标准差椭圆的形状来看，3个时间

段全域土地综合整治试点分布方向均为西南—东北

向，这与浙江省整体区域形状基本吻合，椭圆内部

基于自然资源部标准地图绘制（审图号：GS（2019）3333），底图无修改。下图同。

Based on the standard map of the Ministry of Natural Resources （Review No.  GS （2019） 3333） with no modifications to the base map.  The same below.
图 1　浙江省全域土地综合整治试点空间分布图

Fig. 1　Spatial distribution of test points for comprehensive land consolidation in Zhejiang Provi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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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浙中部平原地区城市为主；2019—2021 年浙江省

全域土地综合整治试点分布空间在不断缩小，在

南—北方向呈现先收缩后扩张的趋势，在东—西方

向呈现收缩趋势。结果表明当前浙江省全域土地综

图 3　浙江省 2019—2021年全域土地综合整治试点分布标准差椭圆

Fig. 3　Standard deviation ellipse of test points for land comprehensive consolidation in Zhejiang Province from 2019 to 2021

图 2　2019—2021年浙江省全域土地综合整治试点核密度分布

Fig. 2　Kernel density distribution of test points for land comprehensive consolidation in Zhejiang Province from 2019 to 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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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整治试点的向心集聚发展趋势比较突出，其中重

心主要沿“绍兴市—金华市—绍兴市”轨迹由东南向

西北迁移，移动幅度较小。总体而言，浙江省全域土

地综合整治试点的空间分布范围相对集中，表明浙

江省全域土地综合整治试点建设方向逐步明确和稳

定，总体呈现以绍兴市为重心的发展趋势；浙江省全

域土地综合整治试点空间分布地域集聚性增强，浙

北平原地区聚集试点不断增多。因此，全域土地综

合整治试点更多选择地势平坦地区，基于优越自然

条件的同时顺应土地整治发展整体趋势，可更好地

为农业规模化可持续化发展打下坚实基础。

2. 4　全域土地综合整治试点空间分布复杂性特征

通过制图工具将（ln N ( r )，ln K）和（ln I( r )，ln K）导入

并绘制双对数散点图，拟合回归后得到全域土地综合

整治试点的容量维和信息维值，结果见图 4。可知：浙

江省全域土地综合整治试点总系统及各批次子系统的

判定系数范围是 0. 969 2~0. 998 0，在无标度区间内

符合分形维数的数理意义，表现出显著的分形结构；其

次，试点整体容量维数值为 1. 685 0，接近于 2，说明全

域试点在浙江省全省空间范围内分布相对比较均衡，

反映出了政府在选择和布局全域试点时政策公平性，

充分提升土地资源利用质量，助力乡村振兴战略；此外

信息维数值小于容量维数值表明，浙江省全域土地综

合整治试点整体空间分布上的概率不等，存在局部集

聚情况，具有空间结构复杂性，反映出浙江省全域土地

综合整治试点空间分布受多种因素综合影响。

2. 5　浙江省全域土地综合整治试点空间分布的影

响因素

借鉴已有研究［24-26］并参考全域土地综合整治

试点区建设工程指标，综合考虑指标数据的科学

性与可获得性，本研究从自然因素、经济发展、社

会因素和政策因素进行影响因素分析，指标选择

…… …… 容量维 Volume dimension ── ── 信息维 Information dimen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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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r）为容量维；I（r）为信息维；r为网格边长；K 为网格的分段数（2≤K≤10）。

N（r） is the volume dimension.  I（r） is the information dimension.  r is the edge length of the grid.  K is the number of segments of the grid （2≤K≤10）.

图 4　浙江省全域土地综合整治试点网格维数双对数散点图

Fig. 4　Scatterplot of double logarithm of dimensionality of test points for comprehensive land consolidation in Zhejiang Provi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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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计算方法见表 1。可见：1）地形条件影响着土

地资源整治的实施难度和发展潜力，是推动全域

土地综合整治试点的基础［16］，故选取地形起伏度

作为自然因素的主要指标。 2）人均 GDP 体现了

区域经济发展水平，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全域土

地综合整治过程中农业用地整治、建设用地整治

和生态用地修复等工程的人财物投入水平；粮食

单产不仅是评价农业生产潜力的核心因子，也是

测算农村建设用地整治潜力的重要指标［27-28］。因

此选取人均 GDP 和粮食单产作为经济因素的主

要指标。 3）城市化进程导致耕地面积锐减、生态

环境破坏、土地资产流失等问题突出，人口密度

则反映着区域土地利用强度，两者都是全域土地

综合整治工作开展的驱动因子［29］；农作物播种面

积体现着农业生产条件，不仅是全域土地综合整

治开展的基础条件也是其重点目标之一，故选城

镇化率、人口密度和农作物播种面积作为社会因

素的主要指标。 4）政策文件数体现政府对全域

土地综合整治试点区建设的支持度，故选取作为

政策因素的主要指标。

影响因子选定之后，利用地理探测器模型进行

了单因子和交互因此分析，具体结果如下：

1）首先进行单因子分析。利用单因子探测器

分析试点区空间分布影响因素，探测结果见表 2。
依据 P 值大小将通过显著性检验的因子作为主导驱

动因素。从全局尺度分析，全域土地综合整治试点

区空间分布受人均 GDP（x2）、地形起伏度（x1）和城

镇化率（x4）、农作物播种面积（x6）、政策文件数（x7）

5 项因素影响较为显著，探测 q 值大小依次为 x7>
x6>x2>x1>x4（表 2）。政策文件数因子解释力 q 平

均值为 0. 688，且逐年上升，表明政策因素是全域整

治试点区分布的主导因素，土地整治政策的支持与

引导在全域土地综合整治试点空间分异中起着重

要作用；农作物播种面积解释力 q 平均值为 0. 583，
说明农作物播种面积作为一种基础性投入，在全域

土地综合整治试点发展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播种面

积越大，越有利于开展土地集中连片开发，从而有

利于全域土地综合整治的有序推进；人均 GDP 解释

力 q 平均值分别为 0. 279，这说明经济因素对全域土

地综合整治试点的开发和建设具有重要促进作用，

是全域土地综合整治空间格局形成的重要推手

（表 2）。浙江省 GDP 与全域土地综合整治试点的

空间分布特征表现为 2 种情形：一是以杭州、宁波和

嘉兴等市为代表的经济发达聚集型。这类全域土

地综合整治试点分布在经济相对发达的地区，在一

定意义上说明在地区经济发展的同时，全域土地综

合整治试点也在快速开展；二是以舟山和绍兴市为

代表的经济发达离散型，说明这类区域的全域土地

综合整治试点受到其他因素的驱动更为显著，社会

经济发展是次要影响因素。此外，地形起伏度解释

力 q 平均值为 0. 220（表 2）。图 5 为浙江省全域土地

综合整治试点与高程叠置分析图。由表 2 结合图 5
可知浙江省全域土地综合整治试点主要分布在北部

和中部平坦地区。浙江省地势整体由西南向东北倾

表 1　影响因素指标变量及说明

Table 1　Impact factor indicator variables and descriptions

因素

Factor

自然因素  
Natural factor

经济因素  
Economic factor

社会因素  
Social factor

政策因素  
Policy factor

指标

Indicator

地形起伏度

人均 GDP

粮食单产

城镇化率

人口密度

农作物播种面积

政策文件数

计算方法

Calculation method

海拔最高点高程与海拔最低点高程的差值

人均地区生产总值（取对数）

粮食产量与播种面积之比

城镇人口占总人口比重

年末人口/辖区面积

实际播种或移植有农作物的面积

各市政府颁发的全域土地综合整治政策数量

单位

Unit

m

元

t/hm2

%

人/km2

hm2

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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斜，北部是由宁绍平原、杭嘉湖平原组成的浙北冲积

平原区。中部是金衢盆地，地势南北高、中间低，是

浙江省南北自然景观的分野。北部和中部地区环境

相对独立，地形平坦，直接影响试点实施的可行性即

用地适宜性程度和选择利用的可能性，为全域土地

综合整治的发展提供了重要的基础。城镇化率解释

力 q平均值为 0. 154，反映农民市民化转移、常住人口

城镇化等一系列影响城镇化率行为在一定程度上从

外部推动了全域土地综合整治的开展（表 2）。
2）交互因子分析。在对 5 组变量关系进行交互

因子探测中发现：大部分影响因子交互作用高于单

因子，呈现双因子增强型和非线性增强型，表明某两

个影响因子交互会产生“1＋1>2”的互补增强作

用［30］。说明全域土地综合整治试点区空间分布受多

表 2 基于地理探测器模型的不同因子对浙江省全域土地综合整治试点空间分布影响程度的 q值统计

Table 2　q-value statistics of the influence level of different factors on the spatial distribution of the test points for comprehensive 
land consolidation in Zhejiang Province based on geographic detector

因子

Factor

X1

X2

X3

X4

X5

X6

X7

2019 年

0. 267 **

0. 324 **

0. 145

0. 164 **

0. 274

0. 588 **

0. 679 **

2020 年

0. 292 **

0. 298 **

0. 198

0. 167 **

0. 319

0. 674 ***

0. 684 **

2021 年

0. 102 **

0. 215 *

0. 217

0. 132 *

0. 241

0. 488 **

0. 702 **

q 值平均

Average of q-value

0. 220

0. 279

0. 186

0. 154

0. 278

0. 583

0. 688

注：X1~X7分别为地形起伏度、人均 GDP、粮食单产、城镇化率、人口密度、农作物播种面积、政策文件数。***、**和*表示显著性水平分别

为 0. 01、0. 05 和 0. 1。
Note： X1‒X7 denote relief degree of land surface， GDP per capita， grain yield， urbanization rate， population density， crop area and the number 

of policy documents， respectively.  ***， ** and * denote significance levels at 0. 01， 0. 05 and 0. 1， respectively.

图 5　浙江省全域土地综合整治试点与高程叠置分析图

Fig. 5　Stacking analysis of altitude and Test points for comprehensive land consolidation in Zhejiang Provi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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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因子协同增效作用影响。从整体试点上分析，对

试点区空间分布影响较大的交互驱动因子分别为

X6∩X7、X1∩X7、X1∩X6、X1∩X2，q 值 分 别 为 0. 787、
0. 759、0. 750和 0. 747。其中 X6∩X7的交互影响力最

强。X1和 X7与其他因子交互最频繁，起到双效增强

作用，地形起伏度与政策文件数交互作用极大增强

全域土地综合整治试点区空间分布的解释力水平。

3　讨论与结论

3. 1　讨论

浙江省全域土地综合整治试点区是土地资源

优化配置和城乡资源整合的空间载体，本研究整合

浙江省全域土地综合整治试点区，深入分析空间分

布特征及影响因素，为新时期全域土地综合整治政

策体系深化和城乡用地空间格局优化奠定基础。

浙江省全域土地综合整治试点空间布局整体

上呈现“小集聚、大分散”的特点，集聚连片特征明

显。试点分布呈现一个稳定的高密度区，即以嘉兴

市为核心的高密度区，一个稳定的次高密度区，即

以衢州市为核心的次高密度区，连片程度比较明

显，且集聚峰值出现的距离不断向外扩散，不同地

区之间的分布密度差异极为明显（图 2）。究其原因

主要是嘉兴市位于地形平坦且水网密集的冲积平

原，地区经济发达、自然资源丰富、农业生产条件优

越，是浙江省全域土地综合整治试点布局的重点区

域。2018 年，浙江省全域土地综合整治与生态修复

工作会议在嘉兴海宁市召开，标志着嘉兴市土地整

治工作进入新阶段；衢州市位于金衢盆地西部，耕

地资源分布具有浙西南地区典型的“小盆地+零星

沟谷”特征。2018 年衢州市紧抓全域工作契机，出

台制定《衢州市全域土地综合整治与生态修复三年

行动计划（2018—2020 年）》大力推进全域土地综合

整治试点，连续三年项目总数及绩效评价均位于全

省前列。因此，未来全域土地综合整治试点应建立

区域间的联动协同机制，重点将以嘉兴市、湖州市

和绍兴市交界地区为核心的高密度试点区打造为

浙江省全域土地综合整治引领示范区，从而推广整

治技术与成功经验，发挥典范作用和辐射作用，促

进试点区协同发展。

全域土地综合整治试点的确立受多种因素的

共同影响，是不同影响因子交互作用的结果，特别

是政策因素。自 2018 年起，浙江省政府已出台明确

政策对全域土地综合整治工作进行指导，在深度探

索土地综合整治模式、优化国土空间布局体系等方

面制定详实的策略和措施。在政策制度推动下，各

市针对区域优势特点，积极申报全域土地综合整治

试点，整治模式日趋多样化、数量日益增长，形成了

浙江省全域土地综合整治空间分布格局。本研究

表明，政策文件数、农作物播种面积、人均 GDP、地

形起伏度和城镇化率是影响浙江省全域土地综合

整治试点空间分布的主要因素。这与已有的研究

结果类似。熊冰瑶等［24］、范垚等［26］的研究结果都表

明，土地整治项目分布受地形条件、农业生产条件

的显著影响。匡兵等［16］分析国家全域土地综合整

治试点分布影响因素的研究中表明政策规制强度

对试点分布的影响最为显著。因此，可见全域土地

综合整治是一个复杂系统。今后，全域土地综合整

治试点区的设立应在明晰已有的“全域农用地整

治、建设用地整理和生态用地修复重点试点区”确

立范围的基础上，进一步明确和完善试点区的设立

标准，围绕区域社会经济发展水平、自然地形条件

等实际情况，加强政府政策支持，鼓励打造多样化

全域土地综合整治模式，深入推动全域土地综合整

治政策落实。

由于数据获取的局限性，本研究对全域土地综

合整治试点的影响因素考虑可能不够全面，未来研

究可从多角度结合区域实际情况进行更全面的影

响因素分析。同时，在此基础上需要进一步探讨不

同类型的全域土地综合整治试点在不同区域尺度

下的空间分布格局，全域土地综合整治试点的效果

测度与动态监测也有待深入研究。

3. 2　结论

本研究通过最邻近分析、标准差椭圆、核密度

和网格维数法分析了 2019—2021 年浙江省全域土

地综合整治试点空间分布特征和重心变化的路径，

并利用地理探测器方法进行了因子探测分析，主要

结论如下：

1）从空间特征上看，浙江省全域土地综合整治

试点空间分布整体呈现围绕浙北平原区城市集聚

的空间分布特征。但就局部而言，试点分布存在明

显的空间差异性，具体表现为嘉兴市、嘉兴市—湖

州市交界处分布较为密集；在集聚过程中连片分布

特征呈不断加强趋势，由嘉兴市、衢州市和台州市

“三核心”变化为以嘉兴市、湖州市和绍兴市为核心

205



中 国 农 业 大 学 学 报 2024 年  第  29 卷

的连片高密度区；空间分布重心呈“绍兴市—金华

市—绍兴市”移动轨迹，由东南向西北迁移，来自北

部平原地区的拉力作用明显。

2）从分形特征上看，浙江省全域土地综合整治

试点的容量维和信息维表明试点在空间分布上的

概率不等具有复杂空间结构特征，反映出浙江省全

域土地综合整治试点空间分布受多种影响因素的

综合影响。

3）从影响因素上看，全域土地综合整治试点空

间分布格局是自然因素、经济因素、社会因素和政

策因素等综合作用的结果。政策文件数、农作物播

种面积、人均 GDP、地势起伏度和城镇化率对全域

土地综合试点空间分布呈显著正相关作用，其中政

策文件数的直接效应最大，是影响全域土地综合整

治试点分布的主导因素。在交互因子中，地形起伏

度与政策文件数对试点空间分布增效作用最强，揭

示了全域土地综合整治试点空间分异是多种因子

交互耦合作用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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